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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自己的工作经历，朱剑

认为每一次岗位的变动，就是一

次行业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他逼迫自己学习更多的知识来适

应新的岗位。这些新的知识跨越

很多领域，包括配电系统设计、

智能配电网络设计、设计管理、

公司管理、新能源（太阳能）产品、

化工厂的设计和工程建设、化工

厂的运营等等。如今在大学教书

更是新的一片天地。绝大多数的

工作变动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

只能是被动的接受。但朱剑凭借

着自强不息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

学习，都成功地实现了角色转变，

适应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

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升。在工作的同时，朱剑挤出时

间完成了电气工程的工程硕士学

习和工商管理学习。

回顾在清华的求学生涯时，朱

剑说有两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很大。

其中一个是体育锻炼。刚进清华

时，朱剑的身体素质较差，体育

成绩也只是勉强及格。但是当时

学校的锻炼氛围特别浓，每天下

午 4 点校广播会准时开始播放音

乐，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和宿舍去

参加锻炼。从那时起，朱剑基本

上每天下午都要出去锻炼一个小

时的时间，身体素质由此得到很

大的提高，这为后来超强度的工

作提供了身体支持，至今因此受

益。

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是大

二时当代资本主义课程。教授这

门课的是经管学院的宁向东老师，

宁老师将这门极度枯燥的课程讲

的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他在每

堂课开始会先推荐一本近期出版

他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书给学生们

阅读。在他的引导下，朱剑阅读

了一些非常好的书，这些阅读经

历对朱剑后来的工作、学习以及

为人相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不缺书读，但缺的是好书

和能推荐好书的人。”朱剑说。

提及对现在清华学生的经验分

享，朱剑说，“不管我们在清华

学习的时间多长，我们最终还是

要进入社会，因而找到工作是第

一步。”朱剑的个人体会是：首

先我们需要第一份工作积累经验

和体验社会，绝不要计较第一份

工作是否对口、是否提供高工资

和高福利待遇。因为有工作机会

是前提，后期的学习才是关键，

只要掌握学习的方法并且坚持好

的学习态度，就会很快适应即使

是并不对口的工作，甚至能够脱

颖而出。在工作的过程中难免会

遇到各种难题和磕磕绊绊，我们

需要努力去克服而不是总想着换

工作以逃避问题，而且通常老板

们最看重的是忠诚度。其次，朱

剑希望现在的清华学子们都能够

牢记和理解校训“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对自己而

言的，对别人、特别是对同事则

需要厚德载物。只有这样才能具

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从而能

够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赖。最后，

朱剑建议各位同学要坚持锻炼身

体，在工作之余照顾好家庭。

“清华五年的学习和生活经

历，我终身难忘并终身受益。因

为清华不仅教会我如何做事，更

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这是朱剑

想对母校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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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校外，七点半送孩子到学

校上学，八点之前就到社科学院，

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十点才回

去，只有周末才会出去散散心，

这是清华大学刘涛雄教授日常的

作息。

作为一位从本科开始就始终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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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北咸宁考入清华大学的时

候，刘涛雄还是一个 17 岁的少年，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不懂事”。

而就是这么一个一开始“不懂事”

的学生，在本科时学习汽车工程

专业，硕士转向了经济管理，而

博士时又读了公共管理，最后在

社科学院成为了一名老师。

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履历，让

人艳羡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改变学习方向？

刘涛雄这样说：“在汽车工程

专业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对社

会问题更感兴趣。同时自己也做

一些社会工作，也思考国家的发

展。特别中国当时改革开放还处

在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有很多

社会问题需要去思考，需要去解

决，所以就想学一下社会科学方

向的东西。”

“但当时最集中的是经济改

革，是发展经济。因为九十年代

初的情况，就是一个经济改革的

问题，所以就决定去学经济了。”

刘涛雄的学生时代，刚好是国

家经济改革开放关键的几年，那

时许多清华学子，正是响应着国

家的需要，思考着社会的问题，

在这个院子里的清华人，刘涛雄

这样总结个人和清华的关系：“可

以说，从精神，到实际每天的生

活和工作，都完全跟清华融为一

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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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决定自己未来的学习或工作

方向。

谈及学生时代的生活，刘涛雄

语调中带着一丝怀旧的意味：那

时宿舍在一号楼；那时还没有万

人食堂；那时还带着计划经济的

遗留，凭粮票、凭饭票、菜票消费；

那时宿舍 6 个人住 10 平米；那时

没到毕业不会考虑就业……

但是那时的清华，却是刘涛雄

怀念的好年华。

他说：“大礼堂大草坪是可以

随便坐的。一到晚上，特别是秋

天和夏天，暖和一点，大草坪上

全是坐着人，很多人围成一圈在

那弹琴、唱歌。”

对于学习方向的转移、人生轨

迹的确定，刘涛雄用这样简单的

一句话描述：“一直对人文社会

科学有一定的兴趣，对社会科学

的兴趣、对经济学的兴趣非常浓

厚，一部分是服从安排，然后就

到了人文社科学院做学术工作。”

因为感兴趣，也因为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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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作为一名老师，刘涛雄一

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明斋的办公

室里度过。书卷里的教师生活既

有压力，也有快乐。 

压力来自学校。作为国内顶尖

学府、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

对教师的要求之高是可以想见的。

对此，刘涛雄说老师确实都比较

忙，清华大学“是用国际上一流

教授的水平来要求老师的”。

清华大学的教师往往要做多方

面工作，刘涛雄对此表示：“国

内工作既有行政性的，又有社务

性的，这是国内的一个特点，但

是在学术上研究上还要向国际看

齐。”

作为理工科出身的教师，刘涛

雄既有劣势，又有优势。劣势在

于读书少，“跟文科训练过的同

学，读的书不够，很多人文方面

的经典，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

文科同学在他们本科的时候读得

很多了。但是我们汽车系忙着画

图呀什么的，所以书肯定读得少

一点。

优势在于理科思维的运用，“第

一点思维相对严谨，逻辑性比较

强，从一个结论到另一个结论推

理论证严密。第二个就是对定量

的方法，相对能够接受，很多文

科研究也要用定量的方法，受过

数学、物理的训练，很快就能够

用定量的方法分析问题。”

但是当问到这样的工作是否会

感觉劳累时，刘涛雄谈到：“像

我们本科开始就在学校念书，然

后在学校工作，在清华待的时间

比家乡待的时间都长，毕业 20 年，

习惯成自然。清华从学生开始都

是忙，习惯这种生活，清华的一

些文化，可以说融入血液了，也

没有觉得有多累。”

“对于我们来讲，工作即生活，

清华的老师大部分都这样，在学

校也比较方便，什么都有。”

刘涛雄说他是“忙并快乐着”，

而快乐的来源之一，是自己的教

学得到认可。

刘涛雄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

是《货币银行学》，针对本科生。

另一门是给研究生开设的《经济

增长理论》。

给刘涛雄留下最深印象的事，

是一些学生误选了他的课，却在

听了一节之后选择继续学下去了。

“这说明你的课能给他帮助，这

是最欣慰的事。”刘涛雄如是说。 

有些学生选课，只是因为培养

方案的要求，而那些真正能被刘

涛雄讲课所吸引的人，才是对教

师最大的认可。

对于学生，刘涛雄希望在学术

上能够帮助他们接触一些国际上

最前沿的东西。站在国际学术前

沿给学生提供难度不大、但很新

颖的选题。在平常生活中，刘涛

雄更像是学生的朋友，一起聊天，

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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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的传统工科院系，转向

刚成立不久的经管学院，之后在

世纪之交成立的公共管理学院攻

读博士，再到社科学院任教至今，

刘涛雄的一系列经历见证和参与

了清华大学的文科复兴。对此，

刘涛雄毫不掩饰地说：“挺自豪

的。”

他认为清华文科目前的态势非

常好，虽然和老牌院系比较还有

差距，但是清华的特色鲜明，“规

模不大，质量很好。”

作为一名一线老师，刘涛雄对

清华大学的教学也是深有见地。

在他读书的年代，老师对学生的

要求比现在严得多。那时候有“四

大名捕”的说法，就是那些老师

的课有很多人通不过。如果这课

是“名捕”上的，学生就会特别

努力，听得很认真，就算分不高，

但是投入的精力非常多。

他还说：“清华的学风是以严

格著称，应该还是要更严格一些。”

学校发展的历程中，50 年代

的院系调整、90 年代的文科重建、

新世纪的综合大学目标和跨越式

的发展背后是清华人一贯以来追

求卓越的精神品质，而这一品质

在刘涛雄身上也有深深的烙印。

他说：“在华丽转身背后是共

同的清华理念：清华发展做什么

事情，都是瞄着一个追求完美也

好、或者说是最高的水准去跨越

式发展。做一定要做到一个最高

的水准。”

对于学校的建设，刘涛雄心中

也怀着一个标准：“如果这个大

学能够形成一种机制也好，文化

也好，让每个老师都想做到最好，

每个学生都想做到最好，那么这

个学校就是办好了。”

最后，谈及清华对自己的给予，

刘涛雄不无动情地说：“我是差

不多 17 岁就过来，后来一直在这

个院子里长大。对社会的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对学术的看法，

对职业的看法，这些都是在院子

里慢慢养成的，可以说人基本上

就是清华塑造了。”

在采访中，刘涛雄多次把学校

称作“院子”，院子里成长，院

子里工作，院子里过着平静却又

不平凡的生活。对于一个从 17 岁

开始就没离开过这里的人，清华

园这一方土地，已经是自己的家。

庭院中的风吹雨打、春花秋水，

已然成为自己一生的风景。

而今，院子里生根落地，一切

看在眼底，也握在手中。

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人。


